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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已沉睡了一辈子，

叶萧再度从梦中惊醒。车子
剧烈颠簸了一下，全车人也
随之而震醒。车窗外仍是无
边无际的大雨，万丈悬崖也
看不见了，两边是深深的峡
谷，旁边有条暴涨的溪流，中
间夹着这条崎岖的公路。

他怔怔地看了几秒钟，
突然第一个反应过来，从座
位上跳起来说：“不对！我们
没有从这条路走过！”

是啊，下午过来的一路
上，他都仔细观察着路边景
物，但绝没有现在看到的情

况———他们从没来过这条峡
谷，旁边的溪流也完全陌生，
车子并没有按照原路返回，
司机究竟要带大家去哪里？

周围的人也看出了不对

劲，纷纷恐惧地吵闹起来，叶
萧冲到司机旁边问：“这是在
往哪里开？”“对不起！”司机
终于把车停了下来，脸上布满
了绝望与愧疚，“我也不知道。
我明明是按照原路返回的，但
开着开着就感到有些不对劲

了。也许下雨天看不清，也许
我们全车人都中邪了？”
“中邪？”小方也不客气

了，“胡说八道！”
叶萧摇摇头，转头再问

玉灵，但她也搞不清楚：“对
不起，刚才我也没看清是哪

条岔路。奇怪啊，我是在这附

近长大的，却从来都不知道
有这个峡谷！”

玉灵用泰国话安慰着司
机，让他的情绪稍稍平静一
些。她想让司机掉头返回，却
发现这里的路太狭窄了。最
后，还是决定车子继续往前
走，若前面有开阔的空间，便
可以让司机倒车回去。

叶萧再看看手机，依然
没有任何信号。巴士又颠簸
了十几分钟，道路随着岩壁

弯弯曲曲，司机不停地打着
方向盘，车子没有任何掉头
的机会。就当整个旅行团都
陷于绝望时，峡谷突然走到
了尽头，眼前是一堵高耸入
云的山崖。原来这峡谷是一
条断头的死路！

司机踩下了刹车。众人
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在绝壁的最底部，挂着数十
米高的藤蔓，像女人的长发
一直拖到地上。

这就是传说中的绝路？叶
萧不甘心地用拳头打着自己，而

司机则几乎瘫软在驾驶座上了。
其他人都恐惧地叫喊起来，全车
人十几号人乱成了一锅粥。

叶萧让导游小方打开车
门，独自冒雨跳下车。他仔细
看了看脚下的路，虽然布满
了碎石和野草，却还能看出

是用沥青铺的，当中还有油
漆白线的痕迹。显然是人工
修筑的公路，但为何要在这
只有进口，而没有出口的“绝

路”里呢？
不，不可能没有出口的！

叶萧走到车子前方，抬头观
察了周围形势。最后，他的目
光落在正前方的藤蔓上，那
茂密的枝叶后头似乎还有什
么。叶萧禁不住伸手摸了摸
藤蔓，却没有想象中的粗壮，
似乎是最近才新长出来的。

他用手撩开眼前的枝叶，发
现里面竟然是中空的！藤蔓
后隐藏着一条隧道！

叶萧欣喜若狂地回到了
车上，指示司机立刻向正前方
开去。导游小方还以为叶萧精
神错乱了，要把车子往绝壁上

头撞。好不容易才解释清楚，
司机小心翼翼地踩动油门。随
着眼前的藤蔓越来越近，所有
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终于，挡风玻璃与藤蔓
碰撞了，绿色的枝叶像瀑布
散开，里面不是冰凉的岩石，

而是黑暗的虚空。
司机打开了大光灯，照

出一条幽暗深长的隧道。随
着车子的前进，藤蔓由车子
的前方滑到后方，每扇车窗
都像被长发抚过了一遍，直
到全车都没入黑暗中。

叶萧注意了一下时间，开
进隧道是下午四点半，现在是
四点三刻了，车子仍然在黑暗
里行驶，这么算来至少有好几
公里———要比黄浦江底下的
隧道还要长，不知这隧道顶上
又是什么？隧道的另一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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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冬天，密山深处，

一派银白世界。
张学良率剿匪大军进入

黑龙江省的密山林海深处，已
有一个月的光景了。他剿匪接
连取胜，最后只有惯匪“天下
好”在他的围剿下逃逸，张学
良决定亲自率兵追踪，不料却
中了“天下好”预先布下的圈
套。在密林中他身中一枪，陷

入了昏迷之中。当时正在吉林
唱戏的谷瑞玉听说少帅身负
重伤，不顾姐姐的劝阻，在林
海雪原中走了数日，终于到

了密山的老林里。
就在张学良静卧在密山

县小河湾一片密林深处的小
窝棚时。忽然一位穿棉旗袍
的姑娘来到了这里，他的心
被姑娘深深地打动了。数日
后，谷瑞玉随张学良转移到

密山县城。
他们住在一家汉医院的

病房里。因张少帅住进医院，

上上下下都紧张地忙碌起
来，老中医施治有方，加上谷
瑞玉在旁的日夜护理，张学
良的伤势渐渐好转。随着伤
口的痊愈，张学良已能由谷
瑞玉搀扶着行走了。一次，张

学良在灯影下居然对含情脉
脉的谷瑞玉谈起了他自己的
童年生活。

谷瑞玉只听不说。她深
知自己的身份低微，也知道

在张学良这样有少将军衔的
将领面前，她永远都要处于

被动地位。她也清楚张学良
肯向自己袒露童年往事的本
身，已经说明她与他的关系
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
变。这正是谷瑞玉为之暗暗
欣喜的。
“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小

时候太顽皮，所以有人叫我
花花公子，这也不奇怪。”张
学良只有在他认为可以交心
的朋友面前，说话才如此放
肆，甚至不拘小节。“花花公
子？”她怔住了。在谷瑞玉的
眼里，张学良永远是位严肃

郑重的青年军官，与她在天
津和吉林见到的一些纨绔子
弟有本质的不同。
“我这个花花公子，不是

寻常说的那种见了女人就发
狂的花花公子。他们是说，我
一旦玩起来，就花花得不要

命了，而有些玩法简直就是
大胆的恶作剧。谷小姐，你可
听懂了我的话意？”
“懂，我听懂了。我知道

少帅是真正的军人！”谷瑞玉
从心里高兴交上了好运。她
感到张学良虽然只比她年长

两岁，但他说起话来既风趣
又深刻，绝非那些在戏楼内
外常见的凭家族势力而夸夸
其谈的公子哥。
“说到我的家庭，谷小姐

也知道豪门家庭，是最难培养
出真正的人才的。”他似乎想

在她面前宣泄心中的块垒。张
学良尽管已得到豪门家族给

他的诸多特权，可他根本不青
睐那些既得的东西，他语出惊
人地说：“我承认家庭对我的
给予，当然我又是个有思想的
青年。我知道现在走到这一
步，就等于别人走了两步。因
此我想有这样的优越条件，再

利用我父亲的关系，就可在社
会上做点事。但是在我当兵以
前，虽有种种成才发迹的想
法，却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
成为军人！”

谷瑞玉没想到出身奉系
元戎之家的张学良，竟会有

那样复杂的思想，就说：“既
然你从没有想过当兵，为什
么后来又当起兵来，而且又
成了少将军阶的大人物？”
“我不是什么大人物。谷

小姐，我只是在行使一个军
人的权力。”张学良正色说，

“你问我为什么成为军人？是
因为我从小就反对军人，军
人手里的枪是杀人的，而我
张汉卿从小就反对杀人！”谷
瑞玉两只闪亮的眼睛凝视着
他，仿佛在听一个深不可测
的神话。那夜，他与谷瑞玉在

病床前一直谈到子夜更深。
张学良清楚他已从心里悄悄
喜欢上这位温存俊美的天津
姑娘。自那天晚上在榻前交
谈后，他感到谷瑞玉再见到
他时，脸庞不知为什么竟不
由自主地羞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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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接待宝玲的人将她

带进会议室，空荡荡的，比较
暗，一股霉味，墙上挂着各种
旌旗和夹着奖状的大镜框。

那人热情地替宝玲倒了
杯水，坐到旁边的沙发上，拿
出一个小本子，说：“局长做
过指示，要我们与媒体积极

配合，通过这样的案例给社
会起到一个警示作用……”
宝玲摇摇头，露齿一笑：“看
看，已经开始说教了，读者不
喜欢结论知道吗？他们要的
是故事，是情节，还喜欢来一
点挑逗性，前阶段我们报纸

刊登了一篇野蜂戒毒的报
道，说一个吸毒者有十年吸
毒史，屡次戒毒失败，后来读
了《神雕侠侣》，决心学习小
龙女用蜜蜂为自己戒毒。他
躲进深山老林，找到野蜂聚
集的地方，起初看到成群的

野蜂朝自己袭来，吓得魂不
附体掉头就跑，后来渐渐适
应了，并且和野蜂交上朋友，
每当毒瘾发作，便招野蜂来
蜇胸部和腹部，直到蜇得红

肿不堪，如此，两个月后，毒
瘾完全消失。我们报道出来
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成千上
万的人浩浩荡荡出发进山，
去寻找野蜂，你想不到我们
身边有这么多瘾君子吧？”

那人憋着嗓音笑了几
声，加重语气说：“干我们这

一行的什么奇事怪事没见
过？好了，我们谈谈这个案子

吧。”
宝玲慢吞吞从包里拿出

采访机，来回倒带试听着，采
访机里发出尖锐的杂音，在
一片机器轰鸣般的背景声中
传出一个断断续续的嘶哑的
男声：“……进去后，我们握

住刀子，听见里屋有人……
心里害怕……他说怕个鸟
……冲进里屋……呜呜几声
过后，出来对我说，快找钱
去，到处找找，这些有钱人刁
着呢，当官的更刁，怕人查腐
败，所以钱藏得稀奇。他告诉

我，有一次在一个乡长家里
找钱，翻来翻去找不到，气得

摔破了尿壶，才发现几万元
大钞……我到里屋看见两个
人死在床上……”

宝玲揿掉按钮，皱着眉头
说：“你们发给我们的材料说
得清清楚楚，是惯犯，加起来一
共杀了十多个人了，而且，从第

一次作案到破案长达八年，为
什么呢？他们的手段很简单，踩
点，跟踪，然后趁黑夜或人少的
时候袭击，这回……”

那人在纸袋里抽出几张
照片摊在宝玲面前，是现场
拍摄的，那人说：“他们作案

的对象都为有钱有势的人
家，根据审问的口供，他们并
非一味地做贼做强盗，有时
候他们也以打工为掩护。这
回他们能够顺利进入周家，

就是前几个月他们利用帮周
家做装修工的机会，窃得了

钥匙……”
宝玲突然站起来，说：

“我想去现场看看，行吗？”
那人愣一下，瞥了一眼

墙上的钟，说：“现在去合适
吗？”

宝玲发现那人个子很

高，很挺拔的姿态，脸也长得
端正，宝玲在楼梯上不慎滑
了一下，那人眼疾手快捉住
了她的手，牵着她，笑眯眯地
说：“可不能把我们的记者同
志摔坏了啊，我可担当不
起。”宝玲觉得他的掌心放射

出一道光滑的热力，这热力
使得她的心发生了悸动般的
荡漾。

坐进车里，那人没有马
上发动汽车。那人将手臂搭
在她肩上，她便把脑袋靠在
了他的肩窝，觉得面孔火烫，

男人的热力使她晕晕地失去
意识。她呻吟了一声，蓦地被
自己震惊了，想坐直身子，他
的霸道的手臂阻止了她的想
法，她抬脸瞅着他，眼睛里流
露羞涩。那人抚摩她滚烫的
脸蛋，又抚摩她的脖子，轻轻

地问道：“你习惯这样吗？”
宝玲做了个有力的动作挣脱
他，理了理头发，恼怒地尖声
说：“是你！快开车！”

那人发动了汽车，滑行
一段路，突然说：“我姓焦，叫
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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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就任的济南国，位

于现在山东省的中部。
当时的济南国下辖十县，

整个侯国的官场情况大概是
这种情况：如果把大小官员全
部推出去砍头，兴许有个把冤
鬼；要是隔一个杀一个的话，
那肯定漏网一大批。尤其是十
个县的县令、县长（东汉时万
户大县为令，小县为长），无

一不是捞钱大师，并且个个与
中央权贵、宫内宦官有着千丝
万缕的瓜葛。

在对待东汉朝廷的态度
上，“拥汉安刘”者众，造反
踊跃者亦众。西汉时的城阳
景王刘章对汉朝有功，济南
人就建祠纪念，一个小济南
国竟达六百多处，百姓借祠

前阔地成集设会，祠内常年
香火不断，人民对大汉朝的
忠心可见一斑；黄巾军举事，
济南人积极响应，踊跃参加，
而且作战剽悍异常，对大贤
良师张角的忠诚度像对大汉
功臣磕头一样虔诚。

曹操上任前对这个即将

由自己治理的侯国调查研究了
一番，对官风民俗已了解了八
分，剩下的两分他要靠自己的
眼睛实地观察，做到十分有数。

一天，他轻骑简从，进入
了济南国境。前方正逢庙会，
城阳景王祠内香烟缭绕，祠外

人头涌动热闹非凡。曹操作为

一方国相，当然想去亲身体验
一番百姓苦乐。到庙会需经过

一座小桥，曹操把马交给两名
亲随牵在后面，走上了小桥。
“站住！”两杆长矛十字

交叉，拦住了下桥的路。曹操
举目看去，两个差役模样的
小伙子表情严肃认真。
“过路的，去庙会逛逛，

请二位给个方便。”曹操态度
甚为谦和，二亲随牵马跟在
曹操身后。
“赶庙会？交过路费，每

人五个铜子。”这差役并不盘
查什么，是设卡收费的。
“哦？这过路也要交钱？

可有收费凭据？”
两个差役对望了一眼，那

神情好似遇上了火星人，心
想，还没碰上过有敢问收费依
据的。于是其中一个大声骂
道：眼长到腚上去了？没看见
旁边的政府红头文件吗？

曹操顺着一个差役的手
指看去，桥边果然竖着一方
木牌，上写几个大字：自觉交
费，闯关可耻。下面还有历城
县令的手署落款。曹操自然
心里清楚，这济南国唯有济
南王有权收一切费税，不用

问，这是乱收费行为，而且还
打着政府招牌。
“这收费令不是明明写

着每人两文么？怎么二位念
出来就成了每人五文？”曹操
仍然和颜悦色。
“让俺这帮弟兄白忙呀？

谁是喝西北风活着的？”差役
的解释的确有理，曹操一时

无话可答。
“如此这庙会我就不赶

也罢，走，我们回去。”曹操示
意自己的随从往回走。
“回去？你们三马三人已

经上了这桥，就是往回走也要
交压桥费，每人两文，马每匹三

文，交了钱再走，还没见过有能
逃费的。”差役心里暗气：真是
个小气鬼，要钱不要脸啊。

曹操明白了：前行后退
都免不了这十五文铜钱，这
两个差役也不愧挤钱的好
手。本来就没打算往回走，不

过想看看对方的反应而已，
于是示意亲随交钱。

谁知两个收费员看见过
路的犹豫，自己先沉不住气
了：“看你们这个小气样，一
辈子也发不了财，不要凭据的
话让你们三个五文，交十个铜

子滚吧，再出门别骑着马充大
爷，想省钱在自家炕头上趴着
去，别出来丢人现眼！”

曹操却不省那五文钱，
规规矩矩地让亲随交了十五
个铜钱，并索要了收钱的凭
据：十五根竹筹。

一路转悠到国都东平陵
（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东）
的国相府衙，竟然积攒了半
马褡竹筹。曹操现在已经确
定自己新上任的三把火该先
点哪一把了，就从这六百座
城阳景王祠烧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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